
图书馆学情报学 2019.7
LIBRARY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0 引言

作为仅有百余年历史的新兴交叉学科，图书情

报学(国际通称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Informa⁃
tion Science & Library Science; 国内将一级学科命名

为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常
受外界学术思想与技术方法驱动，其特征是每当有

新概念、新思潮、新技术、新方法面世时，图书情报学

研究总会兴起一阵浪潮，诸如“三个世界”哲学理论、

“老三论”、人本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都能在图书

情报学中掀起研究热点。

一门面向知识的学科，伴随知识进步而更新研

究视野理所当然；但一门学科若没有自身稳定的理

论内核而让旁观者看来总在随波逐流，则是不成熟

的表现：君不见在各种热潮中物理学、经济学等自然

科学和社会科学成熟学科不为所动、屹立潮头?!无论

是图书馆学还是情报学，都意在成为Science(图书馆

和情报皆属社会现象，所以图书情报学当属社会科

学)，因而本文主要采用源于西方学术的科学话语进

行分析和诠释。

若将思想定义为个人通过感知、意识、思维等形

成的系统认知(简曰：思想是认知)，而把方法定义为

推进这类认知的技术、技艺、工艺、技巧、工具或程序

(简曰：方法似工技)，则人类知识体系当由思想与方

法集成而衍生：任何学术都是在某些思想的基础上

加上适当方法而发展开新，全部知识则由方法联结

成整体。思想决定方法，新方法常伴随新思想的产

生而产生；反之，新方法也能促成新思想的形成。没

有思想，方法不可能开新；没有方法，思想也可能流

于空想。所以传世名著中很多是综合集成了新思想

及新方法的论著，诸如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

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或侧重分论学术思想

与技术方法而自成一体，如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

学》和《工具论》，培根的《学术的进步》和《新工具》，

等等。正是这些学术思想与技术方法，决定了人类

知识，其重要性诚如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B.Pascal)
所言：“思想形成人的伟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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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管理和研究人类知识的图书情报学，无疑

要将作为知识核心的学术思想与技术方法置于重要

位置。哪些学术思想与技术方法对图书情报学产生

过重要影响并构成了图书情报学中代表性的学术思

想与技术方法?这是一个可以深入探讨的问题。同

时，在技术高速发展而学术研究颇感思想性缺乏的

当下，图书情报事业和图书情报学研究亟须学术思

想与技术方法的引领或指导，有无纲领性的学术思

想与技术方法可供参考?
面对以上问题，本文对图书情报学已有学术思

想与技术方法按外引和内生两类进行梳理后，在极

小设定极大展开基本原理的基础上，通过逻辑推理

寻求简单和谐解答，以期探索研究方向并在敬重和

守护学术传统的同时稳定地推进开拓创新。

1 继承：外引和内生学术思想与技术方法概述

以来自学科外部或学科内部进行一分为二，把

图书情报学中的学术思想与技术方法划分为外引和

内生两类。

1.1 外引学术思想与技术方法

图书情报学中的外引学术思想与技术方法首先

来自哲学，“三个世界”理论和“老三论”是为典型代表。

(1)“三个世界”理论

“三个世界”理论源出波普尔《客观知识》[2]，与

“证伪说”一道构成波普尔哲学独特的本体论和认识

论。“三个世界”中，“世界一”是客观物质世界，“世界

二”是主观精神世界，“世界三”是客观知识世界。

“世界三”具有客观实在性与独立自主性，它既不同

于“世界一”，也不同于“世界二”，虽然“世界三”的

物质载体已客体化于“世界一”中，但“世界三”的思

想内容却客观存在，是不同于“世界二”主观精神的

客观知识。“‘世界三’的提出，引起了科学界和哲学

界的反响，认为波普尔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但过去未

加以充分研究的范畴。尤其是从事科学情报和图书

馆工作的人，认为他在理论上论证了情报信息的重

要作用”[3]。

的确，图书情报界热烈欢迎“世界三”，并很快将

其用作图书情报学的哲学基础[4-5]。

(2)“老三论”

系统论(System theory)、控制论(Cybernetics)和信

息论(Information theory)是具有哲学意蕴的方法论，

合称“老三论”，以区别于更偏重科学方法意蕴的“新

三论”——分别源自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的突变

论、协同论、耗散结构论。按照“老三论”的英文首字

母，合称SCI方法(恰巧与科学引文索引SCI缩略同)。
它们的方法论价值都是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①。

系统论由贝塔朗菲(L.Bertalanffy)提出[6]，其基本思

想是以系统(System)、要素(Element)、结构 (Structure)、
功能(Function)、环境(Environment)为核心概念，把系

统视为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构成的具有特定

功能的有机整体，认为整体性、要素关联性、层次结

构性、动态平衡性、时序性等是所有系统的共同基本

特征，任何系统内的要素都相互关联且具有层次结

构，并维持系统动态平衡。系统论的核心思想和理

论原则主要有整体性原则、结构功能原则和最优化

原则。

①整体性原则：系统整体功能并非其结构要素

的简单加和，通常整体功能大于结构要素之和。

②结构功能原则：结构决定功能，包括：a)要素不

变时，结构决定功能；b)同一结构可能有多种功能；c)
结构、要素都不同却可以呈现相同的功能。

③最优化原则：系统目标是通过改变要素和结

构使系统功能最优。

系统论旨在分析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研究系统、

要素、环境三者的相互关系和变动规律，并优化系

统。因此系统论不仅是反映客观世界的哲学观，而

且可以作为一般方法论。

控制论始于维纳(N.Wiener)[7]，另一主要创始人

艾什比(W.B.Ashby)在《控制论导论》[8]中说：“控制论

本质上是研究机能和动态的”。控制论旨在揭示不

同系统的共同控制规律，其研究对象是控制系统，这

类系统的特点是要根据周围环境的某些变化来决定

和调整系统运动，而系统与环境之间及系统内部的

信息流传递则是实现系统控制之基础。

控制论的核心概念是控制和反馈，控制是通过

信息的传输、变换、加工、处理来实现，反馈则对系统

的控制和稳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控制论提供的具

有指导或参考价值的学术思想与技术方法原则就是

反馈原则，被称为控制论的“灵魂”，有了反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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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有效进行，才可能对控制过程做定向性校正；有

了反馈，控制才是一个目的明确、有方向性的过程和

可以不断调整的动态过程。

控制论的方法论意义就是把研究对象看作控制

系统，分析它的信息流程、反馈机制和控制原理，寻

求让系统达到最佳状态。

信息论由香农(C.E.Shannon)创建[9]，是基于对信

息量、信源、信道、噪声等的研究，揭示各种编码和解

码规律，从而以数学方法研究通讯中信息传输和变

换规律的理论。

经典信息论的主要内容包括在信息测度、信道

容量、信息率失真函数等概念基础上建立的香农三定

理、信源编码法、信道容量公式等。信息的量化是关

键，其起点是用信息熵H测度事件ai的发生概率P：
H(X)=-∑ni= 1 P(ai)logP(ai)=-∑ni= 1 pilogpi=I(P) (1)

当事件发生的概率大时，包含的信息量小，反之则

大。信息熵H(X)是信源整体的平均不定度，而 I(P)表
示的信息是从信宿角度收到信息后消除不定性的程

度，也就是获得新消息的量，所以信息只在信源发出

的信息熵被信宿收到后才有意义。在排除干扰的理

想情况下，信源发出的信号与信宿接收的信号一一

对应，故H(X)与 I(P)相等。信息熵具有非负性、确定

性、递增性、可加性、扩展性等性质。

信息论的一般方法论意义在于：任何系统，一旦

能转换成信息系统，就可以仿照信息论模型进行处

理②，而情报学中情报传输恰好如此，因而信息论成

为“老三论”中与情报学关系最密切的方法论，可直

接为研究问题提供思想框架。

哲学是一切科学的母体，而成熟的科学分支总

是会脱离母体而独立。如果图书情报学仍需吸取哲

学思想与方法才能维持，则表明学科尚未成熟；只有脱

离了对哲学的依赖，一门学科才能走向成熟，而理想

的学科理论最好既有哲学根基，又立论于学科本身。

(3)引自人文和科技的其他学术思想与技术方法

除哲学外，图书情报学中的外引学术思想与技

术方法还有来自人文和科技的其他学术思想与技术

方法，其中影响最大、最直接的首推计算机网络技

术。20世纪 90年代互联网尤其是Web的兴起引发

各行各业翻天覆地的变革，图书情报界也不例外，通

过网络连通的虚拟世界就像飞行航线连通的现实世

界一样精彩纷呈，好似知识世界与物质世界实现互

联，以光速传播的信息带动知识传播量急速提升，知

识由稀缺变为过剩，从而彻底颠覆了过去的知识学

习和知识创造模式，引导人类文明步入全新的信息

时代。值得提及的是，其他外引学术思想和技术方

法还有诸如人文主义思潮[10]、知识自由思潮[11]、人工

智能(AI)[12]、大数据[13]，等等。

1.2 内生学术思想与技术方法

内生学术思想与技术方法产生于本学科内，不

依赖于其他学科的理论或技术而存在，这是判别外

引和内生的主要依据。代表性内生学术思想与技术

方法如图书馆学中的阮冈纳赞图书馆学五定律 [14]、

情报学中的布鲁克斯情报学理论 [15]、图书情报学共

用的加菲尔德引文分析法[16-17]等。

(1)阮冈纳赞图书馆学五定律

阮冈纳赞图书馆学五定律极其简明，图书馆界

几乎人人皆知：

第一定律——书是为了用的(Books are for use)；
第二定律——每个读者有其书(Every reader his

or her book/Books are for all)；
第三定律——每本书有其读者 (Every book its

reader)；
第四定律——节省读者的时间(Save the time of

the reader)；
第五定律——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A

library is a growing organism)。
这五定律虽然简单，但却深刻，乃至被国际图书

馆界誉为“我们职业最简明的表述”。而且，该五定

律还有生发功能，在国际互联网兴起后，美国图书馆

学家克劳福特 (W.Crawford)和戈曼 (M.Gorman)合著

《未来的图书馆：梦想、狂热与现实》(Future Libraries:
Dreams, Madness and Reality)，就基于图书馆学五定

律提出了网络时代“图书馆学新五律”[18]，成为在新

时代的新发展。

(2)布鲁克斯情报学理论

基于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布鲁克斯 (B.C.
Brookes)认为：自然科学家探索“世界一”，并将他们

获得的知识存于“世界三”；社会科学家研究“世界

··26



2019.7 图书馆学情报学
LIBRARY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二”以及“世界二”与“世界一”的相互作用，也将他们

获得的知识存于“世界三”；图书情报学家则研究“世

界二”与“世界三”的相互作用，并对“世界三”中记录

的知识进行组织和利用。而且，图书情报学家获得

的知识也将存于“世界三”中成为人类知识的一部

分，这正是图书情报学存在的意义。这样，不仅情报

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意义得到定性阐释，而且通过

等级排序原理、对数透视原理等实现了理论的量化

创新。

对客观知识进行组织和研究是布鲁克斯情报学

理论的核心思想。布鲁克斯认为，用现有分类法、索

引法对文献的分类、标引都不是在组织知识而是在

组织文献，知识组织应是对文献中的逻辑内容进行

分析，找出人们进行创造和思考的相互影响与相互

关联结点，像地图一样标示出来，形成“知识地图”，

才能真正揭示知识的有机结构，这一思想成为知识

可视化和科学图谱的基石。

进一步地，布鲁克斯提出一个用准数学形式表

示的信息与知识关系的基本方程式：

K[S]+ΔI=K[S+ΔS] (2)
其中K[S]为原有知识结构，ΔI是吸收的信息量，K[S+
ΔS]为新的知识结构。这一方程说明吸收情报使原

有知识结构发生改变，形成了新的知识结构。布鲁

克斯认为情报学的主要理论问题就是研究这一方程

所蕴涵的内容。

布鲁克斯情报学理论是具有哲学基础的一种逻

辑化、定量化情报学基础理论，值得发扬光大。但按

照布鲁克斯理论，新知识(NK)由已有知识(K)加上新

增信息(dI)构成，而从逻辑上我们只能说新知识(NK)
由已有知识(K)加上新增知识(dK)构成，故布鲁克斯

理论也存在逻辑缺陷。

(3)加菲尔德引文分析法

尽管 20世纪初就开始有零散的引文研究，但却

是加菲尔德(E.Garfield)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贡献

真正开创了引文分析法[16-17]，由于学术文献都有参考

文献，依据施引和被引关系建立起来的分析方法就

是引文分析(Citation Analysis)，可揭示引文现象的数

量特征和内在规律。

作为方法的引文分析，既包括对引文模式的研

究(统计分布模式)，也包括对各种测度或指标的研究

(统计特征参数)。由此发展的各种引文分析测度指

标中最著名者莫过于期刊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
IF)，注意不应把外界的误用归罪于方法和指标。

作为图书情报学内生的独特研究方法，引文分

析卓有成效，并成为对其他学科产生广泛影响的图

书情报方法，功不可没，当然也有局限：被引高低并

非代表质量优劣，文献引用受语种、学科专业等因素

的影响，加上名人效应和马太效应导致的偏差，限制

了引文分析的效用。因此，夸大或贬低引文分析都

不是科学的正确态度。

2 定基：极小设定极大展开原理

依据某个基本原理建立学术理论的思想体现

出简洁优雅，如物理学中的最小作用量原理，经济

学中的极小成本极大效益原理，都体现出学术思

想可以植根于某种“第一原理”。类比推理，图书

情报学中可以采用极小设定极大展开原理作为基

本原理，这也符合“奥卡姆剃刀”(若非必要，切忌过

多假设)原则。

极小设定旨在用尽可能少的概念、公理、假设作

为理论思想的基础。以书理学为例 [19-20]，设定资源

R、人员H、服务S作为基本三要素并构成资源(书)—
人员(人)—服务(用)轴心，具有极小假设性质，而在

“书是基础、人是关键、用是目的”三原则下开展书的

研究、人的研究、用的研究则体现了极大展开，构成

可以扩展的知识架构，因而是一种可以参考的基础

理论。其中三原则对继承和拓展图书馆学知识提供

了简单明晰的思想。

第一原则：书是基础——作为“书籍是基础”“文

献是基础”“资源是基础”等的简化表述，“书是基础”

揭示图书馆本体论——图书馆存在的本质是基于以

书为代表的资源；也体现出对阮冈纳赞第二定律和

第三定律的原理性理解。“书”作为图书情报学的根

基不可动摇，否则“根基毁，大厦倾”。

第二原则：人是关键——作为“人员是关键”“馆

员是关键”等的简化表述，“人是关键”揭示图书馆认

识论——通过图书馆员和用户的文化互动来认识和

研究图书馆学，也体现出对阮冈纳赞第五定律的原

理性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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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原则：用是目的——作为“使用是目的”“服

务是目的”等的简化表述，“用是目的”揭示图书馆价

值论——图书馆对于人和社会的价值主要就是能被

“用”，也体现出对阮冈纳赞第一定律和第四定律的

原理性理解。

用书理学可对书籍之存在意义、书籍之研究动

力、书籍之学术价值进行一以贯之的阐释，并自然引

申出“爱书、敬人、活用”之书理精神，可能为典型的

跨学科多学科交融型图书馆学提供统一思想或解决

问题的思路。而广义二重证据法[21]可从推广二重证

据法的角度提供方法论思路，再结合情报学基础研

究可望导引出思想与方法开新。扩展可以无限，而

根基不可动摇。

3 开新：面向内容研究的学术思想与技术方法

书—人—用是一种形式构造，形式与内容相表

里，因而需要有独特的内容构造以具体深化，只有这

样才能实现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结合，而数据—信

息—知识正好可以提供内容构造和学科结合的基

础：由数据—信息—知识—智慧构成的DIKW概念

链[22]可为数据科学和信息科学乃至知识分析提供定

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支撑 [23-24]。定性地，知识创造必

然与信息吸收及其转化相关联③；定量地，基于知识

测度论[23]可导出知识K是主观信息 J对客观信息 I的
积分：

K=k ∫JdI =k ∫vlnIdI =kvI(lnI-1)+K0 (3)
其中 k 是信息的知识转化系数 (单位可用 kit/bit)；
v∈[0，1]是价值系数，K0是代表原有知识的积分常数，

ΔK=kv(lnI-1)就是增加的知识，这正好构成布鲁克斯

基本方程(2)的机理解释。

在此架构上做极大展开，能自然推衍出数据治

理、信息优化、知识解析三大研究方向，为面向未来

发展的图书情报学研究提供植根“知识世界”的学术

思想与技术方法。

3.1 数据治理

在 IT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支持下，数据科学正在

登上历史舞台 [24]，技术性很强的数据科技部分显然

会被计算机科技或信息科技强势吸收，图书情报学

有望分得以数据治理为特征的学术思想与技术方

法，可以产生的研究问题如：

(1)数字图书馆和数字信息管理：数字图书馆已

改变了知识存储模式，数字化阅读正改变着阅读习

惯，数字化伴随Open化浪潮席卷各界，图书情报界

首当其冲。当数字化风靡世界，数字信息管理必将

深化，进而推动基于数字信息管理的数字人文 [25]等

获得发展。

(2)数字化知识传承和数据驱动学术研究：数字

化阅读导致的数字化知识传承已成大势所趋，而数

据驱动学术已蔚为壮观，各种 e字头思想和技术涌

现，eLearning、eResearch、eScience等皆已建立，数据

驱动下的科学发现[26]正在展开，通过网络协作、互助

产生了诸如众筹、众包等新型学术合作范式，优劣好

坏均有待研究。

(3)关联数据与数据智能：由Web之父李伯纳(T.
Berners-Lee)提出的关联数据(Linked Data)[27]已引起

信息管理、图书馆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关

注。关联数据利用URI(统一资源标识符)命名数据

实体，使所有数据均可通过HTTP(超文本传输协议)
揭示并获取，让来自不同领域的数据相互关联，从而

促进万维网的发展并促成数据智能，这将改变现有

学术的格局。

(4)大数据分析与AI数据分析：大数据分析必然

是基于算法的自动分析，没有技术优势的图书情报

学要嵌入其中，关键在于找到合适的发挥数据信息

分析优势的切入点，大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的结合，

可望发展出新的研究增长点 [28]，同时冲击传统信息

分析和数据、信息、知识管理模式，产生更多 i字头思

想和技术以及智慧图书馆[29]等新生事物。

3.2 信息优化

当今信息科技正在从基于信息技术 IT的“3C”
(指通讯、计算机和自动控制)向基于人工智能AI的

“3A”(原指工厂自动化、办公自动化和家庭自动化，

引申为全面自动化)扩展，单一互联网也正在向多元

物联网进化，万物互联对图书情报学的核心领域信

息组织、信息检索、信息分析等将产生重大影响，可

能涉及的研究问题如：

(5)网络化信息组织：网络化时代，分类法、主题

法等传统信息组织方法已被Metadata、Semantic Web
等冲击得七零八落，网络化信息组织已经登上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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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其中涉及的不少理论与技术问题值得研究。

(6)多维信息检索：伴随计算机信息检索尤其是

搜索引擎技术进步，传统图书情报检索逐渐淡出主

流，然而伴随多媒体技术扩张，3D技术、虚拟现实VR
和增强现实AR技术正把信息检索带向多维难度，3D
信息检索可能很快具有现实需求，图书情报学的思

想与方法能否在此多维信息检索的理论与技术实现

中获得新生?
(7)智能信息分析：人工智能与信息分析的结合

必然导致智能信息分析[30]，虽然AI方法论发达而认

识论不足，但在有效训练数据集上的AI具有实用性，

比如数据集较小时深度学习算法不一定优于传统机

器学习方法，但随着数据集增大，传统机器学习算法

很容易饱和而深度学习却会变得优异，因而在大规

模数据和信息集上智能信息分析可望一展宏图。

3.3 知识解析

以知识发现为目标是学术研究的共识，从学术

思想到技术方法，图书情报学都需要抓住机遇，把知

识解析纳入研究视野。可能产生的研究问题如：

(8)知识表达及处理：最基本的知识表达方式是

通用语言文字，专业符号则提供了高精度和定量化

的强表达方式，其中科学、艺术采用的公式、图谱

等方法和技艺把知识表达扩展到超越语言文字

的疆界；作为语言文字分析处理基础的自然语言

理解(NLU)[31]，则成为知识表达和知识处理必需的基

础研究。

(9)知识分析及可视化：对知识进行分析需要在

信息分析基础上发展针对知识系统的专门方法，与

可以线性化的信息相比，知识具有结构化的特征④，

建立在知识本体基础上的分析研究方能展现知识分

析的特点，知识可视化可以把这些特征和特点直观

地呈现出来，从而反馈促进知识分析的深化。

(10)学术评价：发表数量也好，引文影响也好，都

是在缺失质性判断时为了量化比较而使用的；学术

评价的终极标准当然应由是否对人类知识做出独特

贡献来衡量；任何学术成果放置到现有知识系统里，

如果改变或略微改善了已有知识，那就有重要学术

价值。因此，学术评价问题也属于知识解析范畴，若

能在AI技术支持下通过知识挖掘识别学术成果中是

否具有知识创造，就能彻底重构学术评价。

列举以上十大问题只是表明理论思想具有实用

价值，依据学术动态能动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是

学术思想与技术方法的真谛，灵活运用才能实现

知识创造的目的。尽管图书情报学应在增进知识

创造中保持价值中立，但也应看到高新科技在带

来尖端发明创造的同时也会引发某些危机，诸如

核能利用、基因编辑、人工智能等都有既可能是天使

也可能是魔鬼的“双刃”性，而图书情报学在增进知

识创造过程中则有判识奇端异说和中性权衡利弊的

潜在优势。

没有理论思想的学科不会久远，没有科学方法

的学科将会衰落，而在所有科学方法中，数学方法是

不容忽视的基础方法，数学与计算机科技结合，是创

新或重构当代科学方法的重要基础。

4 讨论：以不变应万变

一个学科需要有自己独特的核心学术思想与关

键技术方法，方能在千变万化、日新月异的科技与文

化发展中彰显出恒稳优势。热点不一定永恒，所以

学术思想与技术方法的建立必须采取以不变应万变

之方略。外界环境总在不断变化，不变的原理才是

真理。比如当今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热潮导致国内高

校里人工智能学院和大数据学院蜂拥而起，图书情

报学参与其中能否在热潮退去后留下的些许沙滩上

找到本学科的一席之地?
立足于本学科的思想才会有导引学科发展的重

要价值，有时尽管一些想法并非系统理论，却也能提

出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构思，如张晓林的《走向知

识服务：寻找新世纪图书情报工作的生长点》[32]，范

并思的《公共图书馆精神的时代辩护》[33]，都曾以独

特思想引领业界发展，其优点是思辨深邃启迪研究

问题，但终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思想而略显遗憾。

定基于一个稳定理论内核的优势集中体现为

“以不变应万变”，面对纷繁变化的奇观异说，图书情

报学应有自己的立场，学科立场一旦定基，研究心态

就能恒稳，不至于大数据热就追逐大数据[34]，领导重

视智库就追捧智库[35]。图书情报学并非不可以研究

这些内容，而是完全可以支持这些研究，但不能因此

转换学科根基去追逐流行，那最终会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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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会被计算机信息科技吸收，智库研究则会被

公共政策管理接管，而人文艺术中带有破坏性的一

些后现代主义学说在引入时更需谨慎 [36]。固然，不

能自设藩篱封闭视野，图书情报学与生俱来具有交

叉科学时代的跨学科研究属性 [37]，对一些新兴开放

领域也具有独特开拓优势 [38]，只是提示不宜脱离根

基而四处漂泊。

以书—人—用为形式架构(“纲”)的极小设定和

以数据—信息—知识为内容架构(“目”)的极大展开，

可在维系书—人—用和数据—信息—知识核心关注

不变的同时不断展开研究，既能定基于核心原理也

能支撑起新兴主题，从而实现“纲举目张”之效果。

当图书馆学更多关注书—人—用的展开，情报学可

更多关注数据—信息—知识的拓展，把图书馆学的

理想驱动与情报学的技术驱动融会贯通，从而构成

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相辅相成的知识体系以及共同开

拓的研究前沿。这里用一幅简图表明数据治理、信

息优化、知识解析三大方向与21世纪以来国内图书

馆学主要研究流向[39]之间的可能映射(见图1)。

图1表明可以引导实证流向研究数据治理，引导

服务流向研究信息优化，引导思辨流向研究知识解

析。图书馆学可以更多关注从宏观思想到微观技术

的实现以优化运用，情报学可以更多关注从微观技

术到宏观思想的提升以指引决策。

5 小结

综上所述，本文粗略勾勒了图书情报学的学术思

想与技术方法体系，在外引和内生两类思想与方法来

源基础上，以书—人—用和数据—信息—知识为纲领

可简洁地支撑起理论结构，体现极小设定极大展开原

理，并可沿数据治理、信息优化、知识解析拓展研究方

向和研究前沿，其中十类问题值得重点关注。

面对巍峨书山、浩瀚文海，走向成熟的图书情报

学应该自有主见，淡看流行、呵护永恒，方彰显作为

管理大千知识世界之学科的沉稳端庄。人类因思想

而伟大，学术因方法而辉煌，只有注重学术思想与技

术方法的结合，方能成就图书情报学的光明未来，这

正是探讨图书情报学的学术思想与技术方法及其开

新之意义所在。

图1 研究流向映射研究方向

注释：

①“老三论”汇集成系统哲学，发展成为有别于分析哲学

的综合哲学，参见：Laszlo E. Introduction to systems philosophy:
toward a new paradigm of contemporary thought[M]. Gordon &
Breach Science Publishers, 1972。

②一般信息系统适用于情报学。参见：钟义信 .信息科学

原理[M].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1996。
③D-I-K-W关联推导细节详见：叶鹰 .情报学基础教程

(第三版)，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第2章。

④结构化知识与结构主义哲学、语言学和符号学

(Semiotics，Semiology)紧密关联，参见：Hawkes T. Structuralism
and Semiotic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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